
提要：
两口子回了家，唐鹏先去洗

澡，林君换了衣服就坐在床上开
始发呆。唐鹏从洗手间里出来，
看了看林君：“怎么了？看上去不
高兴啊？”林君还没考虑好怎么
开口，不说话躺下睡觉，唐鹏也
掀开被子躺下。

“接风酒也喝了，见面会也
开了，现在，咱们正式开始工作。
这个会，就是工作组第一次工
作讨论会。我先定个调子，这个
会议没有什么指示、方针和精
神，也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这
一次，我认为是一场持久战、攻
坚战，我们可能长时间打不开
局面，难以取得进展和突破，我
希望大家拿出良好的心态。”

这个开场白除了吴旭和孙
国东之外，有点儿出乎其他所有

组员的意料，他们都没有想到他
们的组长会一开始就摆出一副
哀兵的姿态。

“中午大家都看到了吧？那
位猛虎市长表现如何？我认为叶
组的看法是切实、务实的，大家
一定要端正态度，放低姿态，任
何莽撞和冲动，任何希望一击成
功、一蹴而就的想法，都是不正
确的。”吴旭配合地接过叶杨的
话头，他和孙国东以前跟叶杨一
起办过几个案子，彼此已经有一
些了解和默契。

陆虎城在中午酒宴上挥洒
自如，谈笑风生，出言无忌却又
恰到好处，给工作组每一位成员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他
们过去对这个人的认识还停留

在报纸、电视，以及一些资料介
绍上，现在，他们都得到了具体
的感受。

他们每个人都毫不怀疑，工
作组这次的主要目标，就是这位
猛虎市长：陆虎城。“11·7事件”
显而易见只是一个幌子，省委
用不着为这件事兴师动众，从
叶 杨 和 各 自 单 位 领 导 的 暗 示
中，再加上他们各自合理的推
测，他们轻而易举地猜出了这
一点，同时，因为年轻，他们没有
什么顾忌，在工作组内部畅所欲
言。

“好，我先抛玉引砖。”名叫
付伦佑的年轻人来自监察厅，
头脑灵活，工作有热情，缺点是
考虑问题不够成熟和周到，“既
然明确了咱们的目标和任务，
那么，我认为可以直接一些，直
接 围 绕 这 位 猛 虎 市 长 开 展 工
作。尤其是跟锦绣商业园区相
关的工作，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
下做出一些自然的反应，包括陆
虎城和一些云州官员，由此找到
他们的破绽所在，取得突破。”

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省公

安厅的于强。这个年轻人是刑侦
上的一把好手，破过西川省有名
的大案。

“我支持小付的看法，但
是，”于强借了付伦佑的话做起
承，然后自然一转，提出自己的
方向，“我认为我们暂时可以不
去接触陆虎城。但是，对于另外
一些人，我们可以进行大胆的、
直接的调查工作，明确地说，我
指的是云州的黑恶势力。”

在锦绣园区这个项目中，能
够 找 到 这 些 黑 恶 势 力 的 身
影——— 胡迁就是人人皆知的西
川黑道大哥，“11·7事件”几乎可
以肯定有黑恶势力牵涉其中。叶
杨在心中赞同，这是值得尝试的
一个进攻方向，但是，这个办法，
也似乎有很多不足。

首先，能够取得多少效果？
毫无疑问，他们打击的力度肯定
达不到胡迁这个层面，更别说从
胡迁而到陆虎城，他们最多打掉
一些小虾小蟹。从另一方面来
说，这是地方警方的工作，不是
他们应该抢夺的阵地。当然，这
样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能

够让工作组立于不败之地，无论
如何，对省委都有所交代。但是，
这不是叶杨的风格，他现在还不
是一位敷衍塞责的官僚，或者，
他永远不会成为这种人。

“也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入
手。”这是来自省公安厅经侦局
的曲波，“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
济基础之上，一切政治问题的最
终目的都可能是经济原因，我们
可能无法确定这位猛虎市长是
否存在着经济问题，胡迁呢？无
论是把他定义为一位商人还是
黑道混混，他的本性肯定是逐利
的，大千房产甚至大千集团，肯
定在经济上存在着违规和违法
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从经济问
题上突破。”

叶杨点头颔首，表示支持，
他一直忐忑的心现在开始有了
一些信心。

一群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
人打乱了叶杨的安排，他计划的
明天的工作，被这些人毫不理
会、自行其是地提前了。

提要：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关

乎着无数人的性命。吴铁锤和欧阳
云逸都深深知道肩膀上的份量，他
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从此将改变
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他及其家庭的
一辈子。但是他们是军人，中国的军
人，他们别无选择。

提要：
下午四点半，叶杨回到云州

宾馆十一楼工作组的住地，在他
的套房里，召集所有的工作组成
员开会。但是这对于大多数人并
没有多大的影响，压力只能激起
这些年轻人的斗志。

“坦克！卧倒！”
营连指挥员们同时意识到了

巨大的危险所在，指挥部队趴卧在
冰冻的大地上。话音未落，坦克上面
的机枪及其周围掩体内的轻重武器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爆炸般响了起来，
犹如山崩地裂，狂风呼啸，把部队压
制在雪地和沟坡路坎下面。吴铁锤现
在知道了，那些披着白雪的物体不是
他们想象中的房屋或者罐头箱子，它
们是敌人的坦克。

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升起，坦克
的鬼眼在夜幕中闪烁。几百人都趴
在雪地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吴
铁锤焦急万分。

本来是想偷袭，冷不防搞他一
家伙，没成想对方早有准备，部队
暴露了。撤回去肯定不行，硬打要吃
亏，怎么办？吴铁锤利用不断升起的
照明弹和欧阳云逸碰了下头，看来只
能硬着头皮上，变偷袭为强攻，说什
么也要把下碣隅里机场拿下来。“信
号弹！”李大个眼尖，首先发现了身后
山头上冉冉而起的两颗红色信号弹，
这是师前进指挥所向下碣隅里机场
发动攻击的预约信号。两颗红色的信
号弹一起，意味着攻打下碣隅里飞机
场的两个加强营要从东、北两个方向
同时发起进攻。

吴铁锤不敢怠慢，一扭头冲陈
阿毛喝道：“吹号，冲！”

上海人陈阿毛一跃而起，擎起
军号就吹。号嘴凉如冰块，像一块
强有力的磁铁一下子粘附在他的
的嘴唇上。清脆的号音激昂而又凄
厉，鼓舞着战士们从他们的隐蔽之
地爬起来向前冲锋。在陈阿毛营部

号声的带动下，几个连队的号手也
同时吹响了他们前进的号音，营、
连部的军号交织在一起，抑扬顿
挫，高亢激昂。几百人的部队伴随
着激越的号声呐喊着、奔跑着，他
们的枪口喷吐着火焰。坦克的大灯
光束在奔跑着的人群中扫来扫去，一
串串红的绿的黄的曳光弹打在雪地
上，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的
雪雾。坦克上的火炮也咣咣地打开
了，红光一闪，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
的巨响。黑暗中的坦克炮弹有的打得
很近，有的飞得很远，远远近近的土
石纷纷迸裂，雪花飞溅。中弹的战士
们一片片倒在雪地上。

“坦克！注意敌人坦克！”欧阳
云逸在后面大喊。吴铁锤决定搞一
次火力掩护，集中全营的机枪炮火
猛打铁丝网内的美军阵地，借着火
力的掩护再来一次冲锋，只要打进
了铁丝网和美国鬼子搅在了一起
那就好办。

吴铁锤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
的曹连长准备好火力，等他号令一
齐开火。他特意叮嘱李大个，千万
不能打着弹药箱子汽油桶，这个东
西要是一炸，那他们这一夜的功夫
就算白费了。

所谓全营的机枪炮火实际上
寥寥无几，一共只有两门迫击炮，
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外加一挺缴
获的美式机关枪，那是袭击麦卡锡
中尉搜索队的战利品。另外就是一
些捷克式或者加拿大式轻机枪了，
每个连队倒有几支。孙友壮的捷克
式轻机枪也不要了，抓过他缴获的
美式机关枪选好了位置，支好了枪
架，等待着营部的统一号令。

美国人的枪声稀落了一些，但
是照明弹还在不断地升起，坦克上
的大灯光束也仍然在漫无目标的
扫来扫去。附近的下碣隅里枪声激
烈，南面的古土里和西北方向的柳
潭里仍然传过来隐隐约约的爆炸
声，看起来那边也是胶着的状态，
战斗仍在继续。李大个低着脑袋从
前面跑回来，告诉吴铁锤和欧阳云
逸，机炮连都准备好了。

吴铁锤咬了咬牙，一拉枪栓，
冲着天空哗地就是一梭子，同时大
喊道：“打！”

回家后，林君从唐鹏身后抱住
他，脸贴着他的背，轻轻地蹭了蹭：

“唐鹏，我们是结婚多年的老夫老
妻了，你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是
不是都应该商量着办？”

唐鹏扣住妻子的手，感受着林
君的温度：“当然了，君君，我们夫
妻之间还有什么事情不好说呢？”

“你告诉我，你究竟想不想要
一个孩子？”“当然想了，君君，怎
么，你不想要吗？”

林君把头靠在唐鹏的背上：
“我当然也想啊，可是，你看现在我
们俩忙活了那么半天，但还是没怀
上孩子，你说，我们，我们是不是应
该上医院去查一查？

“君君，这事儿还用你提醒我
吗？跟你说实话吧，我都到医院去
查了两回了。”听了这话，林君惊得
从被子里支起了身子：“什么？你已
经去查过了？医生怎么说？”她还在
那里百感纠结地不知该如何开口，
却不想唐鹏已经去过了！

唐鹏一翻身起来，从衣服的口
袋里翻出一张化验单：“好着呢，身
体倍儿棒啊！浑身上下的指标全都
正常得跟神经病似的。去查之前我
心里还犯嘀咕呢，可这化验报告，
白纸黑字，我就是那个正常啊！”

林君看着报告单，这么多天的

功课下来，她也对指标有了了解，
什么畸形率、液化时间，都是在正
常范围，仔仔细细检查了两遍，林
君叹了口气，从一个纠结过渡到了
另一个纠结：“那，那你说为啥我们
就怀不上孩子呢？”

唐鹏道：“那要不你再去查一
查，看看那个子宫啊、卵巢啊，是不
是都正常。”林君跪在床上：“亲爱
的唐鹏同志，不瞒你说，我也去查
过3回了，无论是激素还是B超，还
是造影，这浑身上下的零配件也都
好着呢！”唐鹏和她对坐着：“这就
怪了……哎……不过我也听说有
的两口子就是各自都正常，但是就
是怀不上……”

林君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
道：“要不，哪天我们一起去医生那
儿问问，来次彻底检查？”唐鹏点点
头：“行，等我从安县出差回来，我
们就重点攻克这件事！我就不信
了，当年我高考都能考全上海第十
二名，这点儿小事就能把我拿下，
哼哼，来，睡觉！”

唐妈妈正好坐庄，打出一张牌
道：“三条。我知道，那是你们上海人
的规矩，我是宁波人，有我自己的规
矩。小李，你去吧。”老张却继续道：

“什么上海人、宁波人，现在走在路
上的有几个是正宗的上海人啦？我
们的爷爷奶奶辈不都是从浙江、江
苏过来的嘛。唐师母，我们知道你心
里还是想着唐先生，可是……”

唐妈妈摆摆手：“我自己心里
有数，出牌，出牌，你别再打筒子
了，她已经吃了你两口了。”见她不
愿意提，其他人也不说了，大家继
续打牌。

这一天的牌局又是到晚上才
结束，今天是周六，小李也回家探
亲去了，唐妈妈送走了牌友，锁上
门，慢慢走到自己的房间。三室一
厅一下子变得空荡荡起来，唐妈妈
拉开衣橱衣柜。里面还摆着唐爸爸
的衣服，熨烫得整整齐齐。

唐妈妈伸手把衣服一件件取
出来，仔仔细细地看过，然后再一
件一件地叠起来。那衣服上似乎还
带着温度，每收拾一件衣服，唐妈
妈就想起一段往事，这衣服是什么
时候买的、什么场合穿过，甚至那
些她和老头子吵架的场景……现
在想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唐妈妈拿着凳子搬上爬下，把
东西全都塞进了一个大箱子。盖上
了箱子盖，唐妈妈用手拍着箱子，
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书名：《夫妻那些事》

◆作者：黄霁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书名：《长津湖》

◆作者：王筠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1100““抛抛玉玉引引砖砖””

1155 开开战战

下期预告16 敲锣！

下期预告1111 事实真相

◆书名：《猛虎市长》

◆作者：庹政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88 痛痛并并快快乐乐着着

下期预告99 出去应酬

格日识一字

C15乐活·连载
今日烟台

■2012年4月3日 星期二

■编辑：牛蕊 ■美编/组版：贺妍妍

发音：dí
谐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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